
□

朱
文
杰

□

朱
文
杰

□

乔
剑

□

乔
剑

城市街灯

下到河边的渡船码头要走一段之字形石
梯

，

在石梯的拐角处
，

有一个铁皮做成的小
屋

，

三四平方米大
。

小屋里左边摆着一个烟
柜

，

右边用铁架支着一张木板
，

上面摆着零
食

、

饮料
。

小店有些拥挤
，

烟柜后仅能放下一
把椅子

，

放零食的木板后塞着一个方凳
，

小店
中间留下一条缝隙

，

能让人侧着身子进出
。

这儿前两年洪水冲过后
，

小店愈加孤单
破败

。

近年码头边又新建一座大桥
，

坐渡船过
河的人愈加少了

。

每日里
，

小店准时八点开
门

，

下午七点关门
。

烟柜后坐着一位老人
，

一
副白光光的老花眼镜挂在鼻尖

，

清瘦的脸
，

嘴
角两边有两道很深的皱纹

，

笑起来更深
。

面对
他的老伴

，

他喜欢笑
。

他们经常坐在小店里
，

他给她读杂志
，

读报纸
，

讲故事
，

读到高兴处
，

他就把眼光从眼镜上抛出
，

会心地笑了
。

端坐
在木板后的女人

，

总是一边微笑着
，

一边望着
外面偶尔走过的行人

。

小店的生意很差
，

因为城市的发展
，

渡船显
得可有可无

。

早在十多年前
，

他的铁皮小店还是
一个黄金地段

。

为了建起这个小店
，

他的儿子费

尽周折
。

他对他的儿子说
，

要你搞这个小店
，

是
因为我和你妈退休后无所事事

，

人无聊
，

就老得
快

，

我们是为打发时间
，

并不指望能挣多少钱
。

就这样
，

两个老人在小店里一坐就是十几年
。

虽然新建了大桥
，

又被洪水淹过两次
，

他
们依然没有改变生活规律

。

他们喜欢河风
，

喜
欢清静

，

喜欢望出去一片亮晶晶的水面
。

最重
要的

，

是他们弥补年轻时的分离
。

他年轻时当
兵

，

一当就是十几年
；

回来工作后
，

又是在外
东奔西跑

，

离多聚少
。

好不容易盼到退休
，

可
是岁月的无情

,

已是人近黄昏
。

两人想啊
，

在
家无聊

，

不如做点什么事
。

就这样
，

他们开了这家小店
。

又是一年春来到
。

吃过午饭
，

他慢慢地踱
上石梯

，

到滨河路晒太阳
。

半个多小时后
，

温
暖的阳光让他觉得困乏

，

睡意绵绵
，

就回到了

小店里
。

他让她也去晒晒太阳
，

她端坐着没
动

。

进到店里
，

坐在烟柜后的椅子上
，

没有了
阳光的沐浴

，

他清醒了一些
，

随手拿出一本杂
志看起来

。

不知不觉他睡着了
，

手中的书掉到
地上

。

听见书滑落的声音
，

她正在给一位妇女
拿一瓶纯净水

。

接过钱后
，

她上前弯腰拾起地
上的书

，

放在一旁的旧报纸上
，

把挂在铁钩上
的一件外衣盖在他身上

。

他睡着了
，

仰着头
，

白光光的眼镜对着
她

，

嘴巴半张着
。

过了很久
，

他没有改变姿势
，

她担心他的头在铁板上受冷
，

想给他头下垫
一件衣服

，

便上前扶他
，

他却一动不动
。

女人
用力地拍他

，

他仍没有动
，

女人心里一下被什
么堵住了

。

老头子
，

老头子
，

她不停地叫他
，

拍
他

。

他一动也不动
。

你不要吓我
，

这可咋办啊
？

她哭出了声
。

有过路的人停下
，

围过来
，

她让

他们帮帮忙
，

打电话让他儿子马上来店里
，

说
他爸不行了

。

行人渐渐地围住小店门口
，

把石
梯也堵住了

，

渡船老板站在船头
，

仰头望着
，

一脸茫然
。

铁皮小店拆除了
,

下到河边的石梯转角
处留下一片空地

，

小孩子到这儿喜欢跑两步
，

或跳一跳
，

总会被他们的大人一手抓住
，

担心
掉下去

。

有人就说
，

这儿该修栏杆的
。

城市中心广场举办了一次摄影展
，

有一张
放大的照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

照片里一边是
无尽的河

，

一边是高高的石壁
。

之字形的石梯
处一个铁皮小店

，

一位妇女安详地坐在右边
，

左边烟柜后伸出一张脸
，

白光光的眼镜挂在鼻
尖

，

眼睛在镜框上夸张地望着外面
，

一轮昏黄
的落日悬在铁皮屋顶

，

把天空大地抹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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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背着瘦弱的行囊
小心地走向异乡
故乡的麦田里下着雨
我穿过麦香
在小路的尽头等你
泪和细雨一起
打湿了粗布的衣裳

那月鸿雁携我飞翔
渭河岸
风沙夜夜在枕边吹响
谁察觉我的天空里无星无月
如果展翅的信念放我逃离
又怎会有和绿色一生
深情凝望

那年日子是长长的电话线
这一端牵着我的职责
另一端牵着我的诗行
每天在这根线上往返
一手清理着线路的故障
一手记录着年少的犹豫和彷徨

那月有的人去了
有的人来了
一个在少陵塬畔凤栖山
一个在洁白的产房
这就是写不尽的人生悲喜
写不尽的忧愁和欢畅

如今我站在人生的下午回望
谁曾想
与绿色结缘三十八载
蓦然回首我已鬓发染霜
告诉你我的飞翔始终如一
那年那月的梦虽已走远
却值得一生的铭记和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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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的无穷韵味

最简化的代称是这个国家刚刚建立的
时候

，

都叫
“

同志
”。

需要的时候再加上前面
的定语

。

可加上职业
：

解放军同志
、

服务员
同志

、

司机同志
。

可标明性别
：

男同志
、

女同
志

、

妇女同志们
，

后面的全称常在开会时
用

。

可表明老幼
：

老同志
、

小同志
。

老同志一
般有专指

，

指资历较老的老干部
，

小同志一
般也不乱用

，

大多从老资格的革命家们的
口中说出

，

有另一种亲切
。

我知道后来两种人不能叫
“

同志
”，

一
是右派

，

大多直呼其名
，

但也有例外
，

叫先
生

。

上中学时
，

学校里当了右派的老师
，

不
叫老师

，

就叫先生
。

在那时
，

大概以此表明
这个人与旧社会有某种关系

，

叫起来也就
有了回到旧社会的感觉

。

我读初中时
，

一个
刚从大学分到学校的历史老师

，

高高瘦瘦
的年轻人

，

学校让我们叫他
“

何先生
”，

听起
来好像他是

“

五四运动
”

中的一员
，

因为他
第一课就讲

“

五四运动
”。

不能叫同志的第
二类人是犯人

，

犯人不能把管教人员喊成
同志

。

我一个同学
，“

文革
”

中蹲了两年班
房

，

他告诉我在里边称管教为
“

政府
”。

见了
面喊

：“

报告政府
！”

听完训说
：“

谢谢政府
！”

牢房里
“

张政府
”

和
“

李政府
”

地叫
，

现在回
想起来这叫法的毛病不小

。

好像现在不能
这样叫了

。

“

文革
”

期间
，

阶级觉悟都高
，

不仅犯
人不准乱叫同志

，

大街上陌生人打招呼
，

也
不轻易叫同志

，

叫师傅的多
，

显得客气
，

又
不涉及立场

。

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
，

听见一
些口号

，

总是弄不明白
。

比方说伟大领袖说
“

敢把皇帝拉下马
”，

我就没想明白
：“

早没
有皇帝了啊

？

要有的话
，

皇帝是
……”

后来
又说

，

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

我也
没想明白

：“

睡在身边的只能是老婆
，

怎么

会是个男人呢
？ ”

后来才知道
，

皇帝是代
称

,

专指另一位领导
，

赫鲁晓夫也是代称
，

与睡觉没有关系
。

“

文革
”

时期是个代称漫天飞的年代
，

各类代称可以成立一个研究所来专题研
究

。

比方说领导层的就有
：

黑帮分子
、

黑线
人物

、

走资派
、

三结合对象
、

军代表
、

工宣
队

……

说群众的有
：

红五类
、

黑五类
、

保皇
派

、

可教子女
、

摘帽右派
、

三种人
、

变色龙
、

小爬虫
……

说事情的有
：

三支两军
、

大串
连

、

二月逆流
、

九一三事件
、

五一六通知
……

就连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大笔杆们也
不用真名实姓

：

梁效
、

石一歌
、

齐卫东之流
满天飞

，

明白者知道是在抬轿吹喇叭
，

老
百姓不知道是哪个文人坏了良心

。

我想
，

还是趁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还活着
，

把这
些代称后的事情弄明白

，

否则
，

再过些年
头

，

这些代称所标示的
“

文革
”

会成为一个
历史大迷宫

。

不是我多虑
，

最近关于梁效
的说法

，

关于石一歌的说法
，

都让人惊讶
；

而一些出自年轻学者之手的文章
，

文风酷
似

“

文革
”

中红卫兵小报文章
，

又让人愕
然

。

走出
“

文革
”

阴影
，

中国人的代称也有
了很大改变

，

更生动
，

更世俗
，

也更多样了
。

男人先是不叫同志叫先生了
，

先生变
成老板

，

老板变成老总
，

老总成了款爷
，

这
是以金钱为坐标

。

女人不再女同志了
，

大点
的叫大姐

，

能干点的叫女强人
，

女强人变成
富婆

，

富婆是指她的钱多
，

不是岁数大
；

岁
数小的叫小姐

，

小姐和大款在一起叫小蜜
，

有的小姐让警察请进局子
，

于是小姐成了
另类代称

。

除了以钱为坐标
，

还有事业和行
业代称

、

集团代称也都流行起来
，

电视人
、

广告人
、

四通人
、

联想人
、

股民
、

网民
、

网虫
、

穴头
、

枪手
……

每种代称里
，

都有着新人类
的新故事

。

中国人真智慧
，

能用最简洁的代称
，

点染出世事沧桑
、

风云际会
。

这是中国文
字丰富表现力的证明

。

就连那些已经成
了别国公民或拿上他国护照者

，

开口也
不说自己是

“

某某国的华裔
” ，

而是说
“

我
有颗中国心

” 。

这样的代称
：“

中国心
”，

多
得体

。

随花粉飘到金陵

话剧
《

窝头会馆
》

到底是悲剧还是喜
剧

？

看了演出的人们可能看法并不一致
。

对于人生而言
，

正着看都是悲剧
，

倒着看
全是喜剧

。

窝头会馆里的人们因为坚韧
地

、

悲哀地忍耐着
，

显出几许悲剧意味
；

因
为他们机械地

、

卑琐地活着
，

又带有几分
喜剧的意趣

。

这与刘恒自身的哲学省思
、

达观心态不无关系
。

当旧的文化形态衰亡时
，

依附其上的
人们免不掉心里的悲哀

。

在刘恒的小说
《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

中
，

孩子问父母
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

母亲回答
，“

有时候没
意思

，

刚觉得没意思又觉得特别有意思
了

。 ”

父亲告诉儿子
：“

没意思
，

也得活着
。

别找死
！ ”“

有人枪毙你
，

没辙了
，

你再死
，

死就死了
。

没人枪毙你
，

你就活着
，

好好活
着

。 ”

在
《

窝头会馆
》

中
，

在时代夹缝里
，

尽
管死亡的意象无处不在

，

如被砍头的革命
党传说

，

古月宗为自己定制的横在院里的
棺材

，

身染沉疴
、

死之将至的苑江淼
，

误中
子弹

、

奄奄一息的苑国钟等
；

但是
，

活着的
信念依然贯穿着人们的生活

，

支撑着他们
的生命

，

成为他们迎接新时代的内驱力
。

作为旧社会的零余者
，

古月宗
、

苑国钟
、

甚
至肖保长们终会死去

，

而新生的社会力量
正潜滋暗长

，

子萍和她的同学们期待着汇
入新的社会大潮

。

戏剧结尾处
，

新生婴儿
嘹亮的啼声

，

虽然是个比较老套的象征
，

但却昭告了未来生命的曙光
。

在这部戏剧
中

，

苑江淼在新旧人物之间似乎是一个异
数

，

但是当他把自身生命置之度外
，

向死
而生

，

去追求渴望的目标时
，

那个目标一
定极富理想性

。

死亡对于苑江淼来说
，

不
是终点

，

不是结束
，

而是精神上的另一种
重生

。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
，

喜剧是将人生无
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

告别旧的时代
，

总不免带有喜剧色彩
。 《

窝头会馆
》

演出中
一波波的笑声

，

恐怕也不能仅仅怪罪于新

观众历史感
、

庄严感的缺失
。

实际上
，

戏剧
中风趣

、

幽默
、

令人忍俊不禁的台词比比
皆是

，

可是当你笑完之后
，

又总会生出几
许忧伤

、

悲悯情绪
。

有时候
，

语言是人们灵魂的外衣
，

是
心态情感的折射

。

中医周玉浦对妻子金穆
蓉信耶稣不以为然

，

他跟人述说妻子一边
念经一边掉泪

，

他问怎么了
？

妻子回答
：

摩
西领着人出埃及了

。

这话乍听起来真可
笑

，

可是联系金穆蓉的处境仔细一想
，

这
泪流得合理

：《

出埃及记
》

是
《

圣经
》

中的重
要篇章

，

显现的是绝境中的人们为寻找生
路的出走

，

金穆蓉的家人在战火中屡屡被
困

，

何时才能平安
，

她自己的生活也正走
入低谷

，

因此她焦虑
、

牵挂却毫无办法
。

触
景伤情

，

怎一个
“

愁
”

字了得
？

贫乏的日子
，

过剩的精力
，

琐碎的牢
骚

，

零乱的心绪
。

这与死水般的旧中国缓
慢的社会节奏有关

，

也与生活在其中的人
们穷极无聊

、

内心压抑的生活状态有关
，

更与他们潜意识中的利比多和攻击性有
关

。

贫嘴滑舌
、

逗笑打趣
，

这就是他们打发
日子的方式

。

总的来看
，《

窝头会馆
》

接续了北京人
艺的艺术风格

，

显现了地域化
、

风俗化
、

平
民化的北京文化特色

。

北京人艺的优秀演
员们在舞台上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风格

。

这
台演出很成功

，

火爆的票房就是例证
。

何
冰的表演

，

让人们感知了苑国钟郁闷
、

憋
屈

、

冤得慌
、

活不好也死不成的无奈处境
。

宋丹丹表现了底层妇女被磨粗了的灵魂
和磨不硬的内心

。

徐帆演出了过气的王府
格格的幽怨和高傲性情

。

濮存昕演活了一
个落魄潦倒只欠一死

，

冷眼旁观却时时想
钱的

“

活死人
”。

杨立新塑造了一位一时豪
横

，

争钱抢房
，

螳螂捕蝉
、

不知黄雀在后的
混世魔王形象

。

一台明星熠熠生辉
，

给观
众带来视觉欣慰

。

假以时日
，

继续磨合
，

它
一定会绽放耀眼的光辉

。

《

窝头会馆
》，

悲剧还是喜剧
？

自从
30

岁开始
，

便莫名其妙地对一种名
为艾蒿的花粉过敏

。

据给我诊治的协和医院的
英俊大夫讲

，

每年初秋
，

这种花粉都会自内蒙
古高原随风南下

，

飘至长江一带止步
。

接下来
的故事就是所到之处有甚多和我一样过于敏
感的人士为此涕泪横流

，

求医问药
。

除去开了
几盒让人吃后萎靡不振的小药片外

，

那大夫还
额外关照我

：

其实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

以后也
别辛苦排队挂号了

，

立秋时有条件就到长江那
边去住个把月

，

包你没事
。

按照他的话
，

这十年
间

，

岂止是跨长江
，

到了立秋
，

大西洋
、

地中海
都曾经是我的藏身之地

，

在同事和朋友的眼
中

，

我活像只有着迁徙功能的候鸟
。

今年
，

我
“

逃
”

到了南京
。

意想不到的是
，

此
次的金陵小住却使无奈的逃避变成了妙趣横
生的享受

。

我的栖身之处是紫金山脚下的亲戚家
，

亲
戚搬到上海

，

我的任务是在这三居室里替他们
当半个月南京人

。

一个人住才晓得
，

自己不仅对花粉过敏
，

对
孤独更加敏感

。

初到钟山便逢阴雨
，

偏头痛的毛
病也来助兴

，

想念北京之情顿然而生
。

于是一首
思乡的点绛唇便成了南京之行的开场白

。

细草疏花
，

竹林微雨助秋寒
。

金陵孤客
，

古
调旧书间

。

秦淮人家
，

尽结美食缘
。

夜如何
？

寂
寞钟山

，

月隐燕子闲
。

为了防止孤独真的来临
，

安顿下来的次
日

，

我跑到住所对面的乒乓球俱乐部买了几节
课储备着

，

虽然价格不输北京
，

但本着
“

心灵的
感受是万不可怠慢

”

的原则
，

金钱已不是问题
。

哪里知道
，

数日南京生活的体验
，

情况和
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

按规定动作
，

来南京一日游的老三样通常
是总统府

、

中山陵
、

夫子庙
。

而对于我这个自幼

就常来金陵的老游客来讲
，

此次我倒乐得省去
这人人皆唱的主旋律

。

一天去两个咖啡馆是我在北京想也没想
过的

，

在南京
，

这却成了我生活的常态
，

不是因
为有闲

，

而是这里的
“

优胜美地
”（

南京的一家咖
啡连锁店

）

太多
，

太方便了
。

我曾在夫子庙旁边的水游城为了换零钱
邂逅了

COSTA

，

要了杯咖啡
，

掏出了随身带着
的书稿

，

辛苦顿时变成了享受
。

卡布奇诺厚厚
奶沫上的两粒咖啡豆印迹

，

不禁让我回想起去
年在英国为躲避花粉袭击的经历

，

莎翁故乡斯
特拉福小镇也有同样的咖啡馆儿

，

打出的厚厚
的泡沫上也有形状如唇印般浪漫的咖啡豆图
案以及安详的共度下午茶时光的人们

……

刚来南京的人大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条
街的名字叫

1912

，

而当你仔细读完那块立于街
头的精致标牌上南京对于

1912

年的历史的诠
释后

，

你便很容易
“

望文生情
”，

接着你会很自然
地找到自己心仪的咖啡馆坐下来

，

或是一杯清
茶

，

或是一杯咖啡
。

仿民国时期建筑的青灰色
给人一种可触摸到的久远感

，

因此这里咖啡馆
儿的气氛不像北京的那么神秘兮兮

，

来的客人
看上去大多是南京新派的一代

，

似乎不仅仅是
年轻人

。

金陵的美食是南京人最为之自豪的
，

尤其
是对于鸭子的偏爱让我们这些外地人不可思
议

。

亲朋做客要点鸭子
，

走了要送鸭子
，

日常的
饮食里几乎顿顿离不了鸭子

，

就连到北京小住
几月

，

也要备上几只吃早点用
。

我总在想
：

这南
京人是爱鸭子还是恨鸭子

？

提到鸭子
，

一定要到韩复兴来
，

无论是买
还是看

，

享口福还是饱眼福
，

只要和鸭子有关
，

这里就是权威所在
！

鸭子的味道
，

切鸭子的动
作

，

切好后的鸭肉的品相
，

配鸭子的烧饼以及印
着金色桂花图案的包装袋

，

加上卖鸭人略微的
不耐烦都是吸引你的理由

。

说了那么多
，

吃喝占了绝大部分比例
，

这
让我想起

“

中国的文化即饮食文化
”

的批语
，

而
在我心中

，

事实并非如此
。

住在钟山脚下
，

每天必修的就是登山
。

从
山脚到山顶

，

一路的风光可不是几次攀爬能领
略完全的

。

话说紫金山顶有个大名鼎鼎的紫金山天
文台

，

在那里的观景台上
，

你可�望南京城的美
景

，

而后在院子里的其它地方
，

你还能参观到有
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观象仪器

，

膜拜古代科学家
想象并制造的描述宇宙之浩瀚的天球

，

从而遥
想这世界的宽广无边

！

经过这十几日的连续攀爬
，

无论是紫金山
上的石头路还是土路我都烂熟于心

，

甚至会为
不常来的南京人指路

。

早在北京的时候就听我
的小外甥女描述紫金山如仙境般的美妙

，

而在
一个雨后的清晨

，

我终于捕捉到了那种在云中
漫步的感觉

。

那是一个清晨
，

我走的依然是平日熟悉的
山路和竹林

。

经过连续三日的雨水冲洗
，

地上的
石板路看上去一尘不染

，

两旁的各种灌木的叶
子在柔和晨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了油亮的深绿

，

中间不时会有蓝黑相间的大蝴蝶和身形纤细
的白色和淡黄色的小蝴蝶在你眼前一闪

。

进入
山林

，

耳边会有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和雨水从树
上落下来的滴答声

，

使你误会
“

雨又来了
”；

阵
阵的桂花散出的香甜的味道和着潮湿的空气
一直能飘到你的心底

。

时而大黄蜂来来回回地
在眼前振翅掠过

，

会让你一惊
，

想必这是它们
在提醒我

，

这片山林的主人并非只是人类这一
个物种

。

喜鹊的叫声永远是竹林的主旋律
，

给
人以祥和安全感

，

而远处更嘹亮而圆润的山鸟
偶尔的一鸣就像是少女美丽舞裙上镶嵌的宝
石

，

使平凡变得充满诱惑
。

此时
，

你会暂时忘记
登山的劳顿

，

跟随着所遇到的一切曼妙美景不
知不觉走进山林深处

。

而不可思议的情形出现
在你的眼前

：

竹林间云雾弥漫
，

如纱如棉
，

如幻
如梦

。

哪里只是眼前
，

向左
，

向右
，

身前
，

身后
，

原
来你竟被轻柔的白云拥着

，

你一路原是在云中
漫步

……

在这样的如同仙境般的山林中行走
，

你
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

思绪为之漂浮
。

我真要感谢那位芳名为艾蒿的花
，

是它
释放的花粉把我遣送到这么美丽的地方

。

这
无疑是个缘

，

不然我一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在
金陵有如此惬意的小住

。

□

宋
宝
珍

□

宋
宝
珍

每当夜幕降临
，

城市的街灯便一盏盏亮
起

，

串串缀缀
，

辉映着悠悠的城市道路
。

大街纵
横交错

，

如编如织
，

小巷七扭八拐
，

似经似络
。

街
灯便走街串巷

，

辉上映下
，

满目尽是灯花怒放
。

许多年前的一个暑假
，

我与几位老乡来
现在这座城市找亲戚

，

晚上坐着小船到河那
边去玩

，

直到月亮昏昏欲坠才摇着船儿回家
。

当时
，

天公不作美
，

船儿尚未拴好就下起了瓢
泼大雨

。

刹那间
，

夜黑如漆
，

伸手不见五指
，

我
们都慌了

，

拔腿就跑
，

跑到了一所学校门口
，

才知道迷了路
。

那时的城市边缘
，

别说街灯
，

就是几家有点气派的饭馆和商店
，

其门口也
只是吊着个昏暗的小灯泡而已

。

雨停之后
，

我
们边走边划着火柴寻路

，

几盒火柴划完了
，

还
辨不出回家的路

。

后来幸亏遇上了一位好心
的当地人

，

他领着我们左转右拐
，

穿过一片阴
森森的坟地

，

一片蛙声四起的农田
，

最终我们
带着满身污泥回到了亲戚家

。

而今
，

韶光飞逝
，

时过境迁
，

郊区成了新
城

，

成了都市
。

大街朝天
，

小巷通幽
，

一夜华灯
银树

，

满城金碧粲然
，

如有迷路者
，

也不需再
划着火柴辨路吧

。

小时候
，

原以为那负载万物
的大地只有苍茫一色

。

时至今日
，

成了城里
人

，

夜夜可以欣赏神奇的都市灯火
，

得以尽情
饱览那绿似翡翠

、

褐如红饴的都市天然壁画
。

城市变美了
，

街灯也变得更富有了神
采

，

街灯下是蓊郁苍翠的梧桐
、

四季榕
，

而
树下蹲着坐着一大群的男女老少

。

人们借

着那光洁透亮的街灯
，

这边品茶谈天
，

读报
论时

，

下棋对阵
；

那边排档开锅
，

零卖百货
，

擦鞋补破
……

街灯给人们奉献了浓浓的情
趣和诗意

，

也给这座城市披上了朝气蓬勃
的迷人风韵

。

于是
，

街灯成了城市的景中
花

、

夜中月
。

城市的街灯
，

似一首无韵的诗
，

一幅无墨
的画

。

那光与色满街流淌
，

灯与影脉脉低语
，

一
切都涌动着悠悠的空灵

。

当一盏盏街灯向远处
延伸时

，

它们正在书写城市明天的辉煌
。

漫画
/

赵春青敌人变成朋友多半是为了生存
，

朋友变成敌人多半是为了金钱
。

吴冠中陈老铁上榜
2009

年当代水墨升值十强
本报讯正值当代水墨市场持续低迷之

际
，

权威艺术研究机构
———

香港中国水墨艺术
研究中心

10

月
27

日公布了
“

2009

年度中国当
代水墨最具升值潜力十强排行榜

”，

与胡润的
“

当代艺术榜
”、

中艺研的
“

当代艺术学术价值
百强榜

”、

雅昌的
“

AAC

艺术影响力榜
”

形成中
国艺术四大指标性榜单

，

为中国当代艺术评价
及投资带来了指导性指标

，

受到国内外艺术投
资者和艺评人的广泛肯定

，

同时也记录了

2009

年度中国顶级当代艺术增长的历程
。

据悉
，

本次香港放榜机构主要参照中国
当代水墨画家的学术地位

、

社会影响力
、

作品
年度成交单价

、

增值幅度为四项主要指标
，

具
有很强的客观性和指导意义

。

具体榜单如下
：

第一名
，

吴冠中
；

第二名
，

陈老铁
（

陈铁军
）；

第
三

，

范曾
；

第四名
，

贾又福
；

第五名
，

石齐
；

第六
名

，

李孝萱
；

第七名
，

谷文达
；

第八名
，

王明明
；

第九名
，

陈平
；

第十名
，

史国良
。 （

李木子
）

中国名家书画慈善拍卖会将举行
本报讯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

中国名家
书画研究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国庆

60

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大赛颁奖仪式暨第八届中
国名家书画慈善拍卖预展开幕式将于

11

月
21

日在北京吴东魁艺术馆举行
。

据悉
，

此次拍卖会是为四川青川碑林雕

塑公园建设筹募善款
，

届时将对全部获奖作
品和名人题词进行拍卖

，

全部作品保真无底
价起拍

，

拍卖利润将捐献给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

。

拍卖预展期是
11

月
21

日至
27

日
，

拍卖
活动将于

28

日下午举行
。

（

杨文
）

定制型邮政贺卡首月发行过亿
本报讯

2010

年邮政贺卡发行
1

个月
来

，

企业定制型贺卡就超过了
1

亿张
，

连续
3

年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
。

邮政定制型贺卡专门针对企业而设计
，

依托中国邮政庞大的数据库资源和全程全网
的网络优势

，

结合邮政商函和邮政贺卡
，

为企
业传递品牌及产品信息

，

通过邮寄方式传递
给特定的客户群

，

达到拓展市场的目的
。

分析人士指出
，

邮政贺卡具有文化产品
的消费特点

，

其逆市增长正好验证了著名的
金融危机

“

蝴蝶效应
”。

在金融危机影响下
，

家
庭将取消旅游等高消费项目

，

转而投向电影
等低消费娱乐项目

，

从而带动文化产业繁荣
。

而对于企业而言
，

竞争环境更加恶劣
，

因此更
加青睐于针对性强

、

性价比高的传播媒介
，

而
邮政贺卡正好迎合了企业的新需求

。 （

冷丁
）

蚌埠铁路公安处文化育警
本报讯以文化育警全面提高民警素

质
，

以从严治警强化队伍日常管理
，

以从优待
警凝聚警心

，

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

为各项铁路
公安保卫任务的圆满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

这是蚌埠铁路公安处在长年工作中形成
的

“

实战经验
”。

2000

年始
，

该处累计投资
3200

万元用
于公安基础

、

装备建设
，

从根本上改善了广大
民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

2002

年
，

又出台了
10

项文化育警
、

从优待警的具体措施
，

成立
了

“

民警权益保护办公室
”，

投资
50

万元在全

处各基层所队建起了
“

小文化室
”，

每两年组
织一次警官艺术节

，

以此丰富广大民警的业
余文化生活

，

为他们展示才华提供平台
，

检阅
和展现文化育警的成果

。

2003

年由蚌埠铁路公安处排演的舞蹈剧
《

小站婚礼
》

荣获公安部金盾文化奖舞蹈类金
奖

，

4

名参演民警被记功表彰
。

近
5

年来全处先
后有

6

名民警的作品在省部级专业展赛及铁
路系统展览中获奖

，

共有
8

名民警被省美术家
协会

、

书法家协会
、

音乐家协会等专业权威社会
团体接纳为会员

。 （

张宗明
）


